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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难忘

焦大与洪承畴

从前的光

《红楼梦》第七回焦大醉骂一段，写得
十分精彩。他仗着酒兴，从奴才一直骂到
主子，语语痛快。一个奴才何敢如此胆大
妄为？因为“他从小跟主子出兵，从死人堆
里把主子背了出来，自己挨饿，偷来东西给
主子吃；两日没得水，得了半碗水给主子
喝，自己喝马溺。”可以说没有焦大就没有
贾府，就没有其子孙的富贵。正如他在骂
中所说：“不是焦大一个人，你们就做官儿，
享荣华富贵……”他以为自己功大资格老，
人们都得高看他；岂知骂声未落，就被“揪
翻撂倒，拖往马圈里，用土和马烘满满地填
了他一嘴。”过去读至此处都为焦大的骂叫
好，都为他鸣不平。近日翻阅有关《红楼
梦》资料，看到民国初年孙静庵在其所著
《栖霞阁野乘》中说：“焦大盖至洪承畴。承
畴晚年罢柄闲居，极无聊，大醉后自表战功，
极与承畴事符合。”红楼一梦，300多年来使
多少人如坠五里雾中，从主题到书中人物众
说纷纭，不久前红学大家周汝昌又论证出曹
雪芹和脂砚斋是两口子，说焦大即洪承畴算
是其中一种看法，虽不完全可信，却不失为
一件大快人心事。

洪承畴是明崇祯年间的元老重臣。他
于万历四十四年登第，以知兵闻于世，任三
边总督 8年，镇压农民起义军颇有“战功”。
在数败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抗清名将袁崇
焕被谗言害死，卢象声殉难之后，清军步步
紧逼，边关连连告急，崇祯忙调洪承畴任蓟
辽总督。崇祯十四年被
围困在锦州多日的总兵
吴大寿求救，洪承畴率大
同总兵王朴、宁远总兵吴
三桂等八总兵、合十三万
大军出关。在一次战斗
中清军生擒洪承畴、巡抚
邱民仰、总兵曹变蛟、王
延臣等，许多士兵阵亡。
皇太极探知洪承畴贪婪，
是软骨头，在杀害了邱
民仰和两个总兵之后，
特地让把洪承畴带至盛京，热情款待，赏
钱赏物，洪承畴感激得涕泪横流，跪在皇
太极面前求降。在洪承畴与皇太极推杯
交盏之时，北京正在以最高规格对他祭
奠。原来崇祯开始听到的是洪承畴、邱
民仰皆殉难，他非常悲痛，不仅降旨要对
洪承畴以同于王侯的规格祭奠，还要为其
建祠堂。岂料正祭当中，又传来消息说洪
承畴投降了，祭奠的闹剧立即收场，一时传
为笑柄。

洪承畴降清后，积极出谋献策，卖命征
讨。因为他熟悉明朝的情况，所建策言对
清军击败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和明朝军队
起到极大作用。正是在洪承畴的计策之
下，清军才大败李自成，因而很快进入北
京。《洪承畴奏章文策汇编跋》中说，洪承畴

“以督军之尊为招抚，为经略，所向成功。
东南西南天下大定于承畴乎。”洪承畴不失
为清帝的忠实奴才，但他同所有这类奴才
一样，一旦失去被利用的价值，就会如同破
鞋烂袜一样被丢进垃圾堆。明末清初人们
对洪承畴恨之入骨，让这样的奴才喝马溺、
吃马粪，不正是人们所乐意看到的吗？

我记忆中的夜晚，煤油灯在暗夜里闪烁。
在很黑的夜里，我睁开眼睛，我的面前摆着一盏
煤油灯。

我在煤油灯的光焰里看见母亲。母亲那时
候还坐在床头纳鞋底，母亲有永远纳不完的鞋
底。那些年的夜里，天黑以后母亲就开始坐下
来纳鞋底。我看见煤油灯黯淡的光芒把母亲的
身影投在她身后的墙上。母亲在墙上纳鞋底。
母亲的头垂下来，又抬起来，直到煤油灯的光焰
一点点弱下去。后来，起风了。风似乎也喜欢
光。它一进来就扑向母亲的煤油灯。我看见煤
油灯的火苗先是向一边倾斜，然后又忽然低下
去，小下去，最后差点熄灭。母亲赶紧用手护住
了煤油灯。

后来的一个晚上，我和父亲走在回家的路
上。那个晚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我们随身
带着手电筒。在很黑的夜里，我看见手电筒给
我们撕开了一条明亮的路。我看见那条路里布
满微尘，但我们心甘情愿地往里走，我们一直跟
着那道光，那道光走到哪里，我们跟到哪里。我
为此喜欢上了手电筒的光。那些无所事事的夜
晚，我常常坐在庭院的台阶上把手电筒的光往
天上打。我不知道它能不能打到天上，我一遍
一遍地打。

这是我最初的对光的记忆。那时候村里还
没有通电，在我5岁的记忆里，我甚至不知道还
有电这么个东西。那样的夜晚，父亲和母亲总
是天不黑就催我上床，他们从不允许我到外面
去，更不会把我一个人留在黑暗中。好像只有
在把我弄上床后，他们的任务才算完成似的。

说实话，我不喜欢那张床，更不喜欢早早就躺在
床上。可父亲和母亲是不会管我喜欢不喜欢
的，他们似乎非要把我弄上床后才肯罢休。在
这方面，父亲的行为比较粗鲁。如果有一天我
不想到床上去，父亲就会冷不防地把一条胳膊
伸到我身后，再向前一抱，把我斜着拎起来丢到
床上，而不管我怎么挣扎，我的双腿怎么踢腾，
我的哭声怎么尖锐。母亲比父亲显然要温和得
多。母亲总是耐心地劝我，然后把准备好的好
话说上一大箩筐。那些好话一跳到我的耳朵
里，我就会爬到床上去。

从前的夜晚，父亲和母亲不知道我对光的
渴望。很多个漆黑的夜晚，我睡不着，在黑暗中
睁着一双眼睛，那时侯的我多么盼望有一丝光
能够透进来，哪怕那一丝光并不怎么明亮。

我在这样的渴盼中度过了那些无光的岁
月。我之所以把那段岁月称作无光的岁月，是
因为后来的一个夜晚，我看到了电灯。和电灯
一比，煤油灯和手电筒的光简直不能叫光。电
灯散发的光是那么明亮，我永远都无法忘记它
给我的最初震撼。虽然我到现在已经记不清我
第一次看到电灯的光是在什么时候，但我永远
记得从前的那个夜晚，当我平生第一次看见电
灯时，那明亮的灯光带给我的瞬间失明。我的
眼睛在看到灯光的一刹那陷入了黑暗。在此之
前，我从没有想到会在夜晚看到这么强烈的
光。我没有想到，它会刺疼我的眼睛。即便是
我闭上眼睛，我依然能够感受到它无所不在的
光芒。我的心里也有光，在我看到电灯的一刹
那，我感到它的光也拥进了我的心里，像突然决

堤的水，势不可挡。我也不想挡，我感到内心的
黑暗一下子被照亮了，从前的那些夜晚、那些煤
油灯和手电筒支撑起的锅底般漆黑的夜晚正急
速后退，渐渐离我而去。我的心一下子变得亮
堂起来。

然后，我睁开眼睛。我睁开眼睛看见雪白
的灯光撒满了屋里的每一个角落。它落在床
上，床上像洒满了阳光，它又落在墙壁上，墙壁
上像洒满了阳光，它落在衣柜、桌子、窗户和窗
帘上，父亲随手搭在床头上的一件衣服上，母亲
前一个晚上刚刚纳好的鞋底上，它们像洒满了
阳光。我一下子又感到阳光透了过来。

我在天花板上看到那根悬垂的灯绳。它是
紫色的。它的紫连接着一个像葫芦一样的灯
泡。灯泡里有几根弯曲的钨丝，我看到的光就
是从那里发出的。有时候，我真不敢相信，那么
强烈而明亮的光竟是从那儿发出的。

我在从前的夜里，第一次感到灯光的神
奇。在那时候的我看来，灯光的神奇胜过世界
上的任何事物。在灯光的照耀下，那些微小的、
隐藏在暗中，在煤油灯下看不见的事物慢慢地
开始显形。我父亲掉在地上的一粒纽扣，我母
亲掉在地上的一根针，甚至，墙旮旯里，我多年
前丢失的一个弹子，在电灯的光芒里，它们再也
藏不住，一一跳出来。

多么神奇的电灯。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
疯狂地迷恋上了灯光。我在从前的夜里，在明
亮的灯光下，一遍一遍地做着年少时的梦。我
在那些梦里一点点地长高。很多年过去了，我
总也忘不掉从前的夜里闪烁的灯光。

心灵鸡汤

士为知己者死
□王济昌

美国斯凯朗电视公司总裁阿瑟·利维为研制闭路电视，录
用了一位颇有干劲的青年人比尔。比尔一上任便一头钻进实
验室，整整干了一个星期。在工作最紧张的时候，比尔一连40
多个小时没离开实验台，连吃的东西都是请人送去的。工作

告一段落后，比尔在床上睡了一天一夜，当他醒来时，好像老了10多岁。
此情此景使利维深受感动，他拉着比尔的手说：“要是你再不改变一下

工作方式，我就要停止新产品的研制工作。”
“为什么？”比尔一听要停止研究工作，心里不免有些紧张。
“因为像你这样不分昼夜地工作，不等新产品问世人就垮了。我宁愿

不做这种生意，也不能赔上你这条命。”利维的话，确实感人肺腑。
比尔有些激动了：“不会的，凡从事这种研究的人都是这样工作的，很

难改变。”
利维有些伤感地说：“是的，搞研究的人少有长寿者，但我希望你能节

约一点。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不长，可我知道你是竭尽全力地干这项工
作。你的心意我领了。就是研究不成功，我也不会怪你。”

比尔的心被深深地震动了。
仅此一番话，使比尔的心理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不再是为了工资，

为了个人吃饭而工作，而是把研制新产品当做他和利维的共同事业，怀着
一种“投桃送李”的心情以一当十，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不到半年时间，闭
路电视就研制成功了。闭路电视的问世，为利维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
广阔前景。

由此可见，作为一名领导干部或管理者，有时一句深情的话语，一声温
暖的问候，一种真诚的关怀，一次心灵的沟通，就可以使下属真诚地服从你
的领导，就可使下属全力支持你的工作。

士为知己者死。

一场巫山云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王玲蛇一样缠在网友老坦克身上，突然就皱起了眉，“你的身

上有股味儿！”“什么味儿？”老坦克不解地问。
“好像是医院里的味道，不好闻。”“哦，那是我妻子身上的味

儿，她患有牛皮癣，最近老敷药，那味儿可真难闻，我都讨厌死了！”
一场声色盛宴，因为一股味儿，凭空败了兴致。
坐在回家的长途车上，王玲闻到自己身上也有一股味儿，她知

道那是什么味儿。抬头看看四周，王玲发现好几个成年男女正盯
着她看，王玲的脸就红了，默默地垂下了头。

回到家里，王玲发现丈夫已经回了家。她心虚地看看丈
夫，没说话就匆匆进了屋。进屋之后，她发现家里也有一股
味儿。她皱起鼻子，寻找味道的源头。后来发现，这股味道
是从丈夫身上发出的，是一种刺鼻的化妆品味道。她两眼盯
住丈夫，厉声问：“你身上的味道是哪来的？”“什么味儿？”王
玲怒，“你身上的化妆品味儿是从哪里来的？”“哦。”丈夫咧
嘴笑了，“我刚刚去理过发。”王玲认真嗅了嗅，好像真的是
那种路边小理发店用的洗发水的味道，遂不再吱声，闷着头
开始准备午饭。

过了一会儿，上小学的儿子回来了，不顾王玲正在切菜，就从
后面抱住了她。王玲有些厌烦，让儿子快点走开，说她要做饭。儿
子抱着王玲不松手，王玲这次出差，他已经有几天没见到妈妈了。

“妈妈，你的身上有股味儿！”“什么？”王玲大吃一惊。
“你的身上有股好闻的味儿，那是妈妈的味道。”儿子向她仰起

了甜甜的笑脸。
王玲的脸倏地红了，红晕在脸上散开，一直洇到了耳朵根儿。

微型小说

□蝶儿

你身上有股味儿


